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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对武侠迷而言，是
一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不仅
是武侠小说大师金庸、梁羽生
先生诞辰百年，同时，还是他们
联手开创的“新派武侠小说”诞
生70周年。

1954年，“新派武侠小说”
随着《龙虎斗京华》的出现而诞
生于香港，而后快速在港澳台
流行，不久蔓延至东南亚，二十
世纪八九十年代更是在武侠影
视剧的加持下，在整个华人世
界产生巨大影响。直到现在，
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必有金庸、
梁羽生等人的武侠小说被传
阅，而他们背后的推手不得不
提，他就是被誉为新派武侠小
说“催生婆”的罗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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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孚

■《新晚报》连载《书剑恩仇录》

一场武术比赛的触动
谈及“新派武侠小说”的产

生，其实非常偶然。1954年初，一

场武术比赛轰动香港。太极派与

白鹤派因门户之见发生争执，互

不相让。白鹤派陈克夫向太极派

吴公仪下战书，以比武分高下，两

派掌门人为此签下了生死状。此

事在香港引起很大反响，不仅成

为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还成为

当时报纸争相报道的题材，香港

左派报纸《新晚报》几乎每天都有

相关报道。因当时的港英政府禁

止此次武术比赛，比赛只得移至

澳门进行。1954年 1月 17日下

午，这场引人注目的比武在澳门

拉开帷幕，两派高手在擂台上只

打了短短两个回合就以吴公仪一

拳击中陈克夫致其鼻子流血而告

终。但比武引起了难得一见的轰

动，当天《新晚报》出“号外”报道

比武结果，报纸一上市即被抢购

一空。

这次比武触动了《新晚报》主

编罗孚。罗孚原名罗承勋，1941

年入桂林《大公报》做编辑。1948

年，罗孚被胡政之抽调到香港参

与《大公报》的复刊工作。到港

后，罗孚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那场比武之后，罗孚脑海中

闪过一个念头：既然市民对比武

的兴致如此高涨，何不趁热打铁，

在《新晚报》推出武侠小说连载，

招徕读者，扩大发行量呢？

“逼迫”两名手下
写武侠小说

想到这，罗孚立刻将自己编

辑部的编辑、记者细细梳理了一

遍，他发现编辑陈文统非常合适。

他知道陈文统文史功底深，而且比

较喜欢看武侠小说，熟读《蜀山剑

侠传》，对武侠小说颇有研究。

当罗孚与陈文统商谈此事

时，陈文统并不愿意，他的理由是

自己根本就没写过武侠小说，只

是喜欢看而已。可罗孚坚持自己

的意见，并且直接在比武结束的第

三天，1月19日在《新晚报》的头版

显著位置刊出“本报增刊武侠小

说”的预告。木已成舟，陈文统只

得被迫当天便开始撰写小说，20

日，署名“梁羽生”的小说《龙虎斗

京华》开始在《新晚报》“天方夜谭”

栏目连载，这是梁羽生的处女作，

也是他的成名作。

小说一共连载7个月，在香港

读者中引起了热烈反响。不仅

《新晚报》销量看涨，而且梁羽生

一炮走红。当时谁也不会想到，

《龙虎斗京华》的刊载，竟然标志

着中国一个全新的文学流派——

“新派武侠小说”诞生了。

对“新派武侠小说”的兴起，

罗孚后来曾谈过自己的观点：“梁

羽生以一首悲歌慷慨的词开篇，每

一回的回目都对仗工整，富有文

采，而最大的特色是不落旧套，采

用了新的手法，除了情节奇诡、布

局新异，还着重人物的塑造、心理

的描写，不仅有性情中人，还写成

了有性格的人，文笔也是有文艺性

而无陈腐味的，因而开了武侠小说

的新面目，以新派自称。读者也因

它有新义而刮目相看，使本来已经

了无生气的武侠小说又重新有了

吸引力，像是获得了新的生命。”

《龙虎斗京华》连载结束后，梁

羽生本想休息一下。但看到读者

反应如此强烈，罗孚又“逼着”梁羽

生创作了《草莽英雄传》。1955年

2月初，《草莽英雄传》连载结束后，

梁羽生坚决跟罗孚表示要“请假”，

自己需要调整一下，加之当时还有

一些其他重要事务要忙，实在无暇

再写稿。眼看版面就要开天窗，实

在不舍得这大好局面就这样失去，

罗孚又想到了另一位同样爱读武

侠小说的编辑——查良镛。

于是，他故技重施去找查良

镛。查良镛一听，就表示拒绝，理

由也是自己从来没写过武侠小说，

而且梁羽生已经写得太好了，自己

实在不愿去做这项工作。可罗孚

根本不听查良镛的解释，直接告诉

他，事情就这样定了，小说定于

1955年2月8日连载。为保证准时

拿到稿子，罗孚2月7日专门派了

位编辑在查良镛家楼下蹲守，盯着

查良镛准时交稿。就这样，在罗孚

的“逼迫”下，查良镛的第一部武侠

小说《书剑恩仇录》2月8日在《新

晚报》“天方夜谭”版开始连载，查

良镛特地为自己取了一个笔名“金

庸”。如此，每天连载，直到1956

年9月5日。

《书剑恩仇录》的不断连载，

在香港又掀起一股新的武侠狂

潮。自此之后，梁羽生、金庸联手

为读者创作出众多经典新派武侠

小说。这些新派武侠小说去掉了

中国旧武侠小说的陈腐语言，用

全新文艺手法构思全书，用新颖

的表现技巧把武侠、历史、言情三

者结合起来，使中国武侠小说进

入了一个崭新的境界。

作为武侠迷，我们在纪念梁

羽生、金庸先生的同时，不能忘记

罗孚先生的功劳。没有他，不可

能有武侠小说大师梁羽生、金庸

和“新派武侠小说”的出现。

“新派武侠”推手
看武侠小说并不多

我很有幸与罗孚先生曾有一

面之缘。在见面时，我曾当面向罗先

生表达了一名武侠迷对他的敬意。

2011年的6月下旬，当时我

的老领导刘屏主任让我联系罗海

雷先生，与他商议中国现代文学

馆领导去他家中，拜访从香港来

京的罗孚先生之事。这是我第一

次听到“罗孚”这个名字。凭直

觉，我想“罗孚”应该是一位老先

生吧。我很快联系了罗孚之子罗

海雷先生，在电话中我们约定：7

月1日，前往海雷先生家中，拜访

罗孚老先生。

7月1日一大早，我先开车去

花店和水果店，为罗孚先生准备

了鲜花篮和果篮，而后到单位接

上吴义勤馆长和刘屏主任。在路

上，刘屏主任跟我们讲起了这位

老先生的传奇故事。他尤其谈

到，正是罗孚“催生”了华语世界

两位新派武侠小说作家：梁羽生

和金庸。说两人都曾是罗孚在

《新晚报》的下属。因为我自年少

便是武侠迷，梁金两位大师在我

心中有着崇高的地位。他们的武

侠小说，我几乎全部读过，武侠小

说对我们这一代人影响太大了。

听到刘主任这么讲，我对这位老

先生充满了极强的好奇心。

我们按照约定的时间按响门

铃，并自报了家门，一位阿姨为我

们开了门，告诉我们罗孚先生已经

在等我们了。走进客厅，我看见一

位头发花白，身穿T恤、短裤的老先

生正坐在沙发上，微笑着向我们打

招呼。我赶忙快走几步，把文学馆

准备的花篮和果篮送到他面前，并

送上我们的祝福。罗孚先生笑着点

头示意，并与我们一一握手，“谢谢

文学馆的朋友来看我，我与文学馆

是很多年的老朋友了！你们太客气

了！大家请坐。”吴义勤馆长、刘屏

主任分坐在罗孚先生两边，我负责

拍照。这位“催生新武侠”的老先

生个头不高，戴着一副略大的眼

镜，语速不快，总是带着微笑。看

得出来，他是一个非常谦和之人。

当刘屏老师与罗孚先生聊起

他与文学馆多年的友情时，还特

意讲道：1993年，罗孚先生曾把周

作人手稿《知堂回想录》无偿捐赠

给中国现代文学馆。

听到这里，吴义勤馆长握住罗

孚先生的手，感谢先生对文学馆征

集工作的大力支持，并表达了文学

馆希望继续征集罗老先生文学资

料的意愿。罗孚先生笑着说：“我

岁数大了，也在考虑那些藏书、手

稿、信札最后的归宿。我是广西桂

林人，家乡桂林图书馆也在与我联

系，我还在认真考虑……”“我在香

港也曾关注过文学馆的新闻，现在

文学馆是越办越好，大有可为。”

我们与罗孚先生聊了近一个

小时，考虑到先生的身体，便要起

身告辞。这时，罗孚先生微笑着

说：“还请各位稍微等一下，我刚在

北京出了一套《罗孚文集》，想送给

三位先生每人一套，作个纪念吧。”

在阿姨去取书的时候，罗孚先生很

认真地把我们的名片又看了一

遍。书拿来之后，先生坐在沙发

上，认真地在每一本《北京十年》的

扉页上签下了赠语和自己的名字。

签完书后，罗孚先生亲自把

每一套文集送到我们手中。当送

给我书时，我赶紧走上前，恭敬地

从老先生的手中接过了这套淡雅

的《罗孚文集》，轻轻地握了握老

人的手，对他说道：“罗先生，我非

常喜欢金庸、梁羽生的武侠小说，

谢谢您发掘了两位武侠大师，为

我的少年时代带来了那么美好的

记忆。我回去后，一定认真阅读

您的大作。”罗孚先生笑着看着我

说：“你也看武侠，我看得其实并

不多。我这套书里，也讲了一些

与他们的故事。还请你多指正批

评。”送书后，我们看出罗老有些

疲倦，便不敢再打扰，与罗老话

别。罗老说：“谢谢你们来看我，

因行动不便，我无法出门相送，还

请各位包涵。”就这样，罗老在客

厅的沙发上挥手与我们告别。

不久，我听说罗老返回了香

港，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沙

发上老人的挥手，是罗孚先生给

我留下的最深印象。

“惜墨如金金似水”
我曾经以为作为新派武侠小

说“催生婆”的罗孚先生一定看过不

少他培养出来的梁羽生和金庸的武

侠作品，当他说“自己其实看得不

多”，我以为是客套话。后来在读罗

孚先生文集时，发现文章中涉及武

侠的内容确实很少，我仅在《文苑缤

纷》一书中看到他只在4篇文章中

谈到金庸、梁羽生和武侠小说：《两

次武侠的因缘》《香港文学和武侠小

说》《金庸小说，革命文学？文学革

命？》和《金庸的治学和办报》。

也许是身为武侠迷的缘故，

我本来抱着很大期待来读罗孚谈

他与香港新派武侠渊源的文章。

但罗老先生的行文，正如聂绀弩

所说：“惜墨如金金似水，我行我

素我罗孚。”有时读罗孚先生的文

章真是感觉“惜墨如金”，总有种

意犹未尽之感。

不过，通过阅读《罗孚文集》，

我了解到：罗孚先生就是一部百

科全书，中国现当代文坛的许多

作家，他都有过交往。中国现当

代文坛，尤其是香港文坛的事，他

大多有过经历，可真是一座丰富

的宝藏。很可惜，我与罗孚先生

相识太晚，只是匆匆一晤。我还

有很多问题，想向这位老人当面

请教。可惜，再没有这种机缘。

2014年，93岁的罗孚先生在

香港静静地走了。

多年来，我曾试着与罗孚家

属多次联系，非常希望罗孚先生

一生珍藏的那些珍贵文献资料能

入藏中国现代文学馆，让他

的文献资料发挥更大的

价值。
■ 左起：吴义勤、罗孚夫妇、刘屏

本报零售价
每份 1.00元

24小时读者服务热线

962555

●国内邮发代号3-5/国外发行代号D694/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广告经营许可证号:3100020050030/社址:上海市威海路755号/邮编:200041/总机:021-22899999转各部

●本报在21个国家地区发行海外版 /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西班牙、泰国、菲律宾、日本、法国、巴拿马、意大利、荷兰、新西兰、尼日利亚、印度尼西亚、英国、德国、希腊、葡萄牙、捷克、瑞典、奥地利等
● 本 报 印 刷 :上 海 报 业 集 团 印 务 中 心 等 ,在 国 内 外 6个 印 点 同 时 开 印/上 海 灵 石 、上 海 龙 吴 、上 海 界 龙/北 京 、香 港 、美 国 洛 杉 矶

■ 梁羽生（左）与金庸下围棋


